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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徐复观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础是人性论。在徐复观看来，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
第一是人格世界的完成；第二是奠定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基础；第三是对教育价值的积极肯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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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徐复观（1903～1982），原名秉常，字佛观，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

代表人物，徐复观个性鲜明，游走于“学术与政治之间”。他用做政治人所得的经验去观察文化，用

做文化人所积的学养去咀嚼政治。徐复观并未专门系统阐述过他的教育哲学思想，这是本文论题的难

点所在。他的教育哲学思想零星散落于他关于中国传统思想史的著作、犀利的政论文章中。确切地说，

他是立足于他的历史文化观、政治态度和人性论来审视传统、学术、政治、教育等社会现实问题的。 
徐复观认为，治思想史的人，应先要由文字实物的具体走向思想的抽象，再由思想的抽象走向人

生、时代的具体。徐复观所致力的就是要对中国文化作“现代的疏释”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要把中国

文化原有的民主精神重新显豁疏导出来，这是‘为往圣继绝学’。使这部分精神来支持民主政治，这

是‘为万世开太平’。”对于传统文化，他抉择的标准是：“传统思想能否接上现代，要从两个方面看，

其一是要以能面对自然界问题，追求自然界的解释；其二是要能面对现实的社会、人生问题，解决现

实的社会、人生问题，不只是解决书本上的问题而已。”[1](5)在这里，徐复观所说的实际上又是文化功

用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只有有了这样的功用，中国传统文化才可以说完成了它的现代化更新，才可以

说已经从前现代的旧文化演化为现代化的新文化。徐复观所致力的对中国文化作“现代的疏释”，实

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的“返本开新”，其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更新，实现中国文化的新

生。本文拟从徐复观对传统儒家教育哲学思想所做的现代疏释中，来尝试对其教育哲学思想进行梳理，

在此抛砖引玉，以就教于方家。 

二 

徐复观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础是人性论。人性论是以命（道）、性（德）、心、情、才（材）等名词

所代表的观念、思想为主要内容，它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居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主干地位，并且

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和动力。要通过历史文化了解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，这是一个起

点，也是一个终点。[2](2)儒家教育思想是由它的人性论来启发的，认识人的本质可以更好地认识教育

的本质。儒家的人性观总结起来，主要有以下观点： 
第一，人在本质上是没有分别的。这是儒家思想有关人性本质的最为一贯的信念之一。徐复观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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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，孔子的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实际上是对在人的生命之内所蕴藏的道德性的全般呈露。所蕴藏的道

德性，一经全般呈露，即会对人的生命给予最基本的规定性，而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。“天命之

谓性”，决不仅只是把已经失坠了的古代宗教的天人关系，在道德基础上予以重建，更重要的是使人

感觉到自己的性是由天所命，与天有内在的关联。因而人与天，乃至万物与天是同质的，因而也是平

等的；“天命之谓性”的另一重大意义是确定每个人都是来自最高的价值实体——天的共同根源。每

个人都秉赋了同质的价值，人与人之间是彻底平等的，可以共喻共信，因而可建立为大家所共同要求

的生活常规，以走向共同的目标。[2](113~115)在中国文化史上，是孔子确实发现了普遍的人间，亦即打

破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不合理的封域，而承认只要是人，便是同类，便是平等的理念。 
第二，人性蕴含着无限的多样性。由于人性所凭籍以自觉的外缘条件不同，所凭籍以发展的外缘

条件不同，因而人性总不会同时作全面均衡的发展，所成就的常常是偏于人性某一方面。所以，在现

实中，人有许多类别，如智愚之分，种族之别，文野之不同等。在孔子看来，这只是教育的问题，而

不是人自身的问题。所以他便说出了“有教无类”这句最伟大的话。孔子还特别重视个性教育，也就

是说，他不是本着一个模型去衡定人的性格，而是承认在不同的性格中，都能发现其有善的一方面，

因而可以就此善的一方面予以成就。 
第三，儒家主张仁、知两全的人性观。儒家并没有轻视知性，而是仁、智并称。当然，儒家所称

的智，主要是站在道德方面，站在道德实践方面立言的，所以儒家的“智”与西方的“智”有性格上

的区别。尽管儒家精神中没有科学，但绝不反科学。徐复观的结论是，“今后的儒家之需要科学，不

仅系补其人性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所缺的一面，并且也可辅助我们文化已经发展了的一面，即仁性

的一面。仁性和知性，道德和科学，不仅看不出不能相携并进的理由，而且是合之双美、离之两伤的

人性的整体”。[3](61~62) 
第四，在中国文化中，人心是价值的根源，心是道德、艺术的主体。孟子认为，人性并不应当是

善的，而是人性实在是善的。他并不是从人本身的一切本能而言性善，只是从异于禽兽的“几希”处

言性善。“几希”是生而即有的，所以可以称之为“性”。“几希”即是仁义之端，本来就是善的，所

以可以称之为性善。孟子在生活体验中发现了心独立自主的活动，是人的道德主体之所在，并将心善

作为性善的依据。[2](153~159) 
由孔子对仁的开辟，不仅奠定了而后正统的人性论的方向，并且也由此奠定了中国正统文化的基

本性格。基于中国传统儒家的这种人性观，徐复观常被人称之为人文主义者。徐复观所理解的人文主

义，有两层意思：首先，是在“人”身上立足，不是在“神”身上立足，这一点和西方相同；另一点

则与西方的人文主义不同，西方的人文主义强调才智，崇拜全能的人，而中国的人文主义则不反对才

智，但是强调人最终要立足于道德之上。 

三 

徐复观认为，先秦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。第一是人格世界的完成；

第二是奠定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基础；第三是对教育价值的积极肯定。 
我们知道，教育主要功用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功用是培养人格。而人性论就是以人格为中

心的探讨。人格与一般的物件不同。一般物件是量的存在，可以用数字来计算，并可以加以分割。人

格是质的存在，不能用数字计算，并不能加以分割。人性论中所出现的抽象名词，不是以推理为根据，

而是以先哲们在自己生命、生活中的体验所得为根据，可以称之为“质地名词”。“质地名词”的特性

在于，由同一名词所征表的内容常相对应于人格的“层级性”而有其“层级性”。这与“平列性”的

差异不同，“平列性”的差异，彼此间也可以发生左右互相影响的关联，但这常常是不同事物之间的

外在关联。“层级性”的差异，则不论是由下向上通，或者由上向下落，所体现的是一个立体生命体

内的内在关联。而正是由孔子开辟了内在的人格世界，开启了人类无限融合及向上之机。所谓内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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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世界，即是人在生命中所开辟出来的世界，是人的生命精神层层向上提升的主体世界。人只有在自

身中发现这一人格世界，才能自己塑造自己，把自己与一般动物区分开来，不断地向上提升，使自己

的生命作无限的扩张和延展，并使之成为一切行为价值的无限源泉。[2](11~12) 
在孔子看来，性与天道的融合，就是内在人格世界的完成，也是人的完成。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，

孔子是通过一条什么路径，将性与天道（命）连结在一起呢？孔子将性与天道（命）融合在一起的下

学上达的道德内容到底是什么？在孔子那里，这就是“仁”。就“仁”自身而言，它只是一个人的自

觉的精神状态。而自觉的精神状态，可以有许多层级，许多方面。为了使“仁”的自觉的精神状态能

明白地表诠出来，必需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方面是对自己人格的建立和知识的追求发出无限的要求；另

一方面，是对他人毫无条件的感到有应尽的无限的责任。简言之，仁的自觉精神状态，即是要求成己

的同时即是成物的精神状态。这种精神状态，体现了一个人努力学习的动机、目的。 
我们可以看到，由孔子所开辟的内在人格世界，“是从血肉、欲望中沉浸下去，发现生命的根源，

本是无限深、无限广的一片道德理性，这在孔子，即是仁；由此而将客观世界乃至在客观世界中的各

种成就，涵融于此一仁的内在世界之中，而赋予意味、价值；此时人不要求对客观世界的主宰性、自

由性，而自有其主宰性与自由性。这种主观与客观的融合，同时即是与客观世界的融合。这才是人类

所追求的大目的”。[2](74)所以到了孔子这里，强调的是人的内在自觉，人的实践工夫，是孔子将人文

精神引到人性的深层，将客观的人文世界向内在的人格世界转化。因此所谓人格修养，“就是意识地，

以某种思想转化、提升一个人的生命，使抽象的思想，形成具体的人格”。“由现实生活的反省，迫进

于主宰具体生命的心与性，由心性潜德的显发以转化生命中的夹杂，而将其提升、将其纯化，由此落

实于现实生活之上，以端正它的方向，奠定人生的价值基础”。[3](362~364) 
在儒家看来，对于人自身的把握，对于人自身问题的把握，知识是第二义的，人格才是第一义的。

因此，徐复观认为，“人类文化都是由堂堂正正的人所创造出来的，都要有堂堂正正的人所传承下去。

只有由平实正常的心理所形成的堂堂正正的态度，才能把古今中外文化平铺在自己面前，一任自己理

性良心的评判、选择、吸收、消化”。所以他接着说：“人格尊严的自觉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起点，

也是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起点。一个人，一旦能自觉到其本身所固有的尊严，则对于其同胞，对于其

先民，对于有其先民所积累下来的文化，当然也会感到一种尊严的存在。站在人类共有的人格尊严的

地平线上，中西文化才可以彼此互相正视，互相了解。”[1](80) 

四 

中国由孔子而开始有学的方法的自觉，从而奠定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基础。从儒家思想史角度进行

归纳，“学”主要的意义有：[2](73~75)  
第一，“学”主忠信。在徐复观看来，主忠信是为学的总精神。《论语》：“子以四教，文、行、忠、

信”（《述而》）。文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，指的是求知识。行，孝弟忠恕，指的是立德行。而此处

所说的忠信，指的是在文、行两方面不可缺少的共同精神。忠信之至，便达到了勿意勿必勿固勿我。

第二，“学”以为人。这既是学的目的，又是学的内容，是二者的统一。“学”不单单是为了获得知识，

更主要的是学习如何做人，做一个有高尚德性和德行的人。“学”的内容主要不是一些有关自然宇宙

的人生以外的知识，而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人生以内的知识。第三，“学”以立德。立德的方法

亦即开辟内在人格世界的方法。因为立德是实践，所以立德的方法，是实践的方法。第四，“学”则

由己，这是根本方法。既然“学”以“为人”，自然其根本方法在自己努力，不在别人教授。孔子将

其概括为“为仁由己”，又说“仁远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”。第五，“学”须有恒，这是“为学”

的基本前提。古人讲学，特别强调“有恒”，强调“专心”，强调“功夫”，最忌虎头蛇尾、一曝十寒、

半途而废，把知识追求及人格的建立融合在整个人生的努力之中；第六，“学”思结合，这是求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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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方法。《论语》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（《为政》）。学是向客观经验的学习，思则是把

向客观经验方面所学的东西，加以主观的思考，因而加以检别、消化，缺一不可。 
从上面的分析中，我们可以体会到传统儒家“学”的真谛所在：“学”所关心的主要不是一个有

限的知识世界和知识生活，而是一个无限的道德世界和道德生活；“学”所追求的主要不是个体的某

方面心智的发展，而是整个人的生成，整个生活世界的构造；“学”所依托的不是纯粹的理性，而是

人的整个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参与。先秦儒家“学”的概念包含着、浸透着、显现着、传承着一种

强烈的人文精神。[4] 

五 

儒家教育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教化精神，并对教育价值给予了积极的肯定。徐复观认为，教育的

基本价值在于它的教化意义。儒家对人类负责的精神，除了表现在家庭、政治（国家）二个方面外，

还有常被人所忽视，而实是最伟大的一面，即其“教化精神”。许多人说孔子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家，

更准确的描述是，孔子的精神，实是伟大宗教家的教化精神。徐复观写到，孔子“毫无凭藉，一本其

悲悯之念，对人类承担一切责任，而思有以教之化之。此系立于社会之平面，以精诚理性相感召，这

与政治之设施全异其趣。世界伟大宗教之得以建立，其教义必须通过此一教化精神以具象化之，乃能

唤起人类之心灵而与其融铸在一起”。[3](53) 
从“有教无类”这句话看，孔子也把教育自身的价值，远远放在政治的上位。孔子也当然希望用

世，政治恰恰是实现理想的捷径。但政治必须有所待而后行，而教化则是一心之发，当下即可尽力。

所以，孔子对于现实政治，采取一种可进可退随缘态度。但一谈到教人这一方面，则“诲不倦”常与

“学不倦”并称，与“学不倦”同其分量。“‘有教无类’对于人类的信心，对于人类的宏愿，真可含

融一切有生而与其通登圣域”。“这种站在社会上来对人类负责的精神，才真显出“人伦”观念之基本

用心与其含弘广大”。[3](53)因此，真正的教化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，而是要求人人尽其性。“能尽其

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参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

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”《中庸（二十二章）》。这样，把成就人与物，包含于个人的人格完成之中，

个体的生命与群体的生命，永远是连结在一起的，这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特征。[2](14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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